
第一章　　白族的来源

，丘

。北纬

我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是一个多山的高原地区。东部属云

贵高原，西部则处于青藏高原与印缅次大陆的接合部。河流、山

脉自西北的青藏高原骈臻南下，约当东经 。起自北而

南地展开，

米的德钦

像一把打开了的纸摺扇；其间挟带着若干中小盆地、

台地或谷地，海拔也随之逐渐下降。从最高点海拔

米的河口县南溪河口，高差竟达

米。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

县梅里雪山，到最低点海拔

米，平均每公里下降

，平坝占 。无一县无山区。全省有聚居区的陵地占

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分属于藏缅、壮侗、孟高棉和苗瑶四

个语族。他们有的耕、牧于山区和高寒山区，有的经营农业于盆

地或台地，有的则生活于低热河谷，与汉族人民交错杂处于其

间。这种民族分布情况在大多数县境内都是如此，形成了一个多

民族的高度杂居区。

由于历史上各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如因游牧、

开荒、贸易、迁徙以及奴隶主和封建主所发动的掳掠、配隶、移

民和战争等原因，民族移动和各族之间的同化与分化是不可避免

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此一族体内的一部分人分化出去加入

了其他族体，同样也必有一些他族的人加入了此族；他族亦复如

是。这在多民族的杂居区尤其如此。因此导致了在研究云南各民

族的族源时，对于文献记载中不同时期的各种古代族称，经常发

生一些分歧的意见和解释。但是，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在其形成

过程中，通常是以一个族体为主，同化或融合了一些其他族体的

人；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有关各族的混合体，也不能因曾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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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白族来源问题

族的一部分人加入此族，而把他族的历史误认为此族的来源。这

就需要我们从历史与文化（包括语言）等方面识别其间的关系，

谁主谁从？辨章民族源流，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记述该民族的历

史发展和演变。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民族，自称“白子”或

“白尼”。居于大理、昆明等地及湖南桑植县的白族，汉语称之

为“民家”，居于维西、兰坪一带的，纳西语称之为“那马

碧江、泸水一带的，傈僳语称之为“勒墨

；居 于

而居于贵州威宁等县的，

人①，共有七姓，被当地称为“七姓民”。白族总人口为

大多分布在云南省，有

人；湖南省桑植县有

人，该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又为

人，这是湖主要聚居区，有

南省人民政府根据桑植“民家人”的意愿，于 年

确认的。此外，分布在贵州省毕节等地区有

月才正式

人，四川省有

世纪，以白族为

人，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白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

程中，亲仁善邻，广泛学习和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以

丰富和发展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公元

，

主体在云南建立了大理国。大理国的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南

诏文化，南诏文化主要源于晋南北朝的爨文化，爨文化则继承着

滇文化，滇文化则是受到周秦时期楚、蜀文化一定的影响的。因

此，在现代白语中还保存有许多唐以前古汉语的语音和词汇

有些白族学者如赵式铭、张海秋等，认为其中主要的是楚方言。

根据 月

年

参见《白语筒志》第 年。

全国人口普查数，白族总人口为

胡南省人民政府确认桑植县白族人口数，故列白族总人口为

页，民族出版社，
、

人。

人，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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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百年

（ 一 ）

（三）

虽然，古代的云南存在着多种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又长期地相

互影响和渗透，但其中有一个既具有本民族特点而又受着汉文化

影响较深的共同体文化，却一直贯穿于云南古代文化史中。这就

为从云南多民族的历史发展洪流中来探寻和研究白族的来源，提

供了一条主导的线索和依据。

关于白族的来源，根据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记载，本来是不

应成其为问题的，他们是

称“庄 之遗种也”。庄

一样的。自

而滇国的主体族是“僰人”，又称“滇僰”，故二说在实质上是

年起，英占缅甸、法据安南后，云南省成为英、

法在中国进行殖民侵略斗争的场所，对这一地区民族的研究也随

之顿成热门。一些西方人士为适应当时殖民政府的需要，像英法

秘密协定撇开中国政府以瓜分其领土那样，他们有意无意地撇开

或曲解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记载，一时异说蜂出，于是白族来源

问题也和中国的其他民族历史一样，开始复杂化了

中，按其论点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年一 年。这一时期关于白族来源的论点最为

庞杂，有泰族说、孟高棉（孟吉蔑）语族说、苗瑶语族说、克伦

族说等。其中以泰族说最为流行，因为西方人士把南诏、大理国

误认为是泰族建立的；而我国一些内地学者因未能来云南实地考

察，当时亦有盲从者。

年。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一批学者如罗（二 ） 年

常培、向达、陈礼颂等来云南，始悟西方人士之说全乖，南诏、

大理国是今彝族（罗罗）和白族（民家）先民建立的，彝语和白

语属藏缅语族而不是壮侗语族。但仍有一些人因习便书，沿用旧

说；其中，也包括当时苏联科学院编的《世界通史》中的有关章

节。

年 年。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深入持久地开

僰人”，由于融合了一部分楚人，又

“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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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蛮与西 白蛮），以及元明以后的

展民族调查研究，用大量事实澄清了南诏、大理国为泰族说之

误；一些外国人士包括泰国学者来云南大理进行考察访问后，都

先后确认：南诏、大理国是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的，彝语和白语

属藏缅语族而不是其他语族。扬弃了泰族说和其他异说。

因此，当前白族来源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藏缅语族诸民族来

源的研究课题中。下列一些相关的古代族称经常被提出来讨论；

即：汉代的昆明与滇僰、魏晋的昆与叟、唐宋的乌蛮与白蛮（包

括东 与僰、罗罗与民家

等。这一联串族称的特点是，随着时代的递续而相对峙地更迭出

现，像植物茎上的对生叶逐节对生着一样，其中有着必然的内在联

系。它反映出在云南的历史上，长期有着一对并行着的民族的存

在。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彝族（包括彝语支民族）和白族。

种之别。“昆明”是汉、唐间西南的大族。《史记

在上述古代族称中，“昆”即“昆明”，与“叟”有大、小

西南夷列

传》说：“其（夜郎、滇、邛都等）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

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

昆明蛮传》说：

可数千里。”楪榆在今云南大理市。到了唐初，云南洱海地区的昆

爨蛮西有昆明明人仍以畜牧为主。《新唐书

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距京师九千里。土

歊湿，宜秔稻。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

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他们应是“六

诏”的前身。后来战胜了“河蛮”，进据了“城邑”。由汉至唐

间，昆明人已从今云南西部与四川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先后向东

发展到了今云南东部、四川南部及贵州省，其前锋已达今黔东南

的都匀，这一广袤地区，都出现过“昆明”这一名称。唐、宋称

之为“乌蛮”，“乌蛮”又分化出么些（纳西）、栗粟（傈僳）、

和泥（哈尼）等族；其主要部分，元、明以后又称为“罗罗”，

他们是今天彝族先民的主体。而与之相并行发展的“滇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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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滇僰

世纪末叶，战国七雄中的秦国灭了“南夷”巴、蜀公元前

爨　　“叟”（ ）、“ 白 蛮 ”（ 包 括“ 西 爨 白 蛮 ”）、“ 民 家 ”则

是今天白族先民的主体。当然在其发展和形成过程中，都不可避

免地同化或融合了一些其他族体的人。

两国后，才逐渐接触和认识到“巴蜀徼外西南蛮夷”。到了公元

前

恃君览》说：“氏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

世纪，“僰人”这一族称始见于记载，秦相吕不韦主编的

《吕氏春秋

世纪，汉武帝开西南夷道，特别是

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作者把这些僰

人归入“多无君”之列，显然排除了已为秦王朝所统治和认识了

的“僰侯国”。短暂的秦王朝覆灭后，汉初封锁了巴蜀通往“西

南夷”的道路。到了公元前

邛僰”等名称。

在置郡县以后，对“西南夷”的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并开

始出现“滇僰”、

《史记

南略邛、

西南夷列传》是作者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笮、昆明，还报命”的调查报告，经过西汉王朝在“西

南夷”地区经营一百多年的验证，到了东汉班固为王朝政府撰写

《汉书》时仍被全部采用。该《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

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或有据此认为滇

的族属是“靡莫之属”。但该《传》下文又说：“滇王者，其众

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元封二

姓

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索隐云：“二国与滇王同

，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从这段史实记载中

可以得知，“靡莫之属”数十个小国的君长都是庄 之后的“分

侯支党”，与滇王同姓，互相支持；而滇与靡莫、劳浸是这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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僰人”。《史记居民的族属是

个小国的代表，有相对的对立性，故靡莫、劳浸被击灭，而滇仍

在，靡莫或滇是这些小国的盟主。故“靡莫”和“滇”一样不是

族名，而是国名或部落名。

濮　 ，又分数说，有濮即越、濮即僚之

滇的族属问题是当前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主要有越、僚、

泰、白、彝等说；而“濮

元明的“蒲蛮”；面说，有的则认为濮应为汉晋云南之濮，亦

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盖上铸着的织布妇女头上的螺髻，又酷似今

滇北苗族妇女的发饰。如此，则滇国主体居民的族属问题涉及到

了藏缅语族（彝、白）、壮侗语族（越、僚、傣）、孟高棉语族

濮）和苗瑶语族（苗），囊括了云南现有的四大语族而莫衷一

僚等人，但他们不是滇国的主体居民。

是，似乎是堕入了滇国族属之谜中。然而这一讨论是有益的，它

至少反映出“靡莫之属以什数”诸国居民的族属成分不是单一

的，有

根据当时人、当事人所记录的当时史实可以得知，滇国主体

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頞

国，而开（当作闭）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

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佘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

马、僰

国”意即“这些国

僮、髦旄牛，以此巴蜀殷富。”这段记载中的“诸此国”及“此

，是承上文而言的“巴蜀西南徼外蛮夷”诸

国，并不包括秦汉经营西南夷的据点僰道县。而

牛是取自那些国呢？《史记

马、僰僮、旄

货殖列传》说：“（巴蜀）南御滇

筰马、旄牛。”《汉书僮；西近邛

“巴、蜀、广汉本南夷

地理志》说：

秦并以为郡。⋯⋯南贾滇僰，滇僰僮；

西近邛、筰 筰马旄牛。”唐颜师古注：“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隶

也。”这里说“滇僰”是以有别于“邛僰”而言。有人将“滇

僰”一词读断作“滇、僰”，释为滇国和僰道（僰侯道）。僰道

不在“诸此国”之内，其释义于此自属难通；即便如此，也丝毫

不改变滇国是僰僮的出生地的事实。由此可见，滇的主体族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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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是僰人。

司马相不仅此也，汉初还称滇池地区为“僰中”。《史记

如列传》说：“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

“僰中”意即僰人中心区或聚居地区；亦犹“羌中”、“氏中”、

“蛮中”之例。唐蒙使略通的这条道路，即“西南夷道”，事见

食货志》及二书的《西南夷传》、《史记 平准书》、《汉书

江水》（卷《司马相如列传》等。这条道路的走向，《水经注

）说：“汉武帝感相如之言，使县令南通僰道，费功无成。唐

蒙南入，斩之。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

这里所说的“僰道”，不是指僰道县，因为僰道县“其邑高后六

年城之”，无待武帝时才去略通；而是指通往僰中的道路，亦犹

“夜郎道”、“旄牛道”等之例。这条道路是“以通南中，迄于

建宁”的。“南中”、“建宁”是蜀汉以后的地名，《水经注》

作者 道元是北魏人，使用作者当时习用的地名。《晋书

志》说：“建宁郡，蜀置，统县十七。”辖“味、昆泽、存

新定、谈槁、毋单、同濑、漏江、牧麻、毂昌、连然、秦臧、双

柏、俞元、修云、泠丘、滇池”，其地当今昆明市地区、曲靖地区及玉

溪地区一部分，亦即汉初滇、靡莫、劳浸诸国所在地。是则“唐

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即略通滇、靡莫等国；滇、靡莫等国之

地，汉初亦统称之为“僰中”，即僰人居住的中心地区。那么，

滇国的主体族属即为僰人。这在地理方位上也极为符合。在夜

郎之西的“僰中”，与《史记》、《汉书》《西南夷传》所说的

、

道所通，不当西南夷道上，非此之谓。

《史记 索隐》说：“二方谓西夷邛僰，南夷牂牁夜郎也。”西僰之地乃灵关

也”二句为说。案：后句之“西僰”，《文选》作“西夷”，亦即“邛僰”。

之长”及《难蜀父老》“且夫“南夷之君 ，西 之 与 中 国 并蜀檄》 筰西

郡。”有人将此句读作“夜郎、西僰中”，以“西僰”为族名，盖据《喻巴

犍为二①《汉书》无“西”字。文颖曰：“夜郎、僰中皆西南夷，后以为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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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胡篇》称作“氐僰 。晋徐广《史记。惟《盐铁论

。

扬雄

司马

亦见

僰中”就是“靡莫之属”的地区。滇国是靡莫之属中

“其（夜郎）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在地理位置上是

一致的，

人，即“滇的大国，则其主体族属自应也是

族系。这是因为到公元

关于僰人的族系，一般认为属氐羌系统，也有人认为属于越

世纪时，僰道县已无僰人，而那

内的僚人，或把后来的僚人当作秦汉时的僰人，因而引起

时牂牁的僚人大量迁入西蜀。后来有人著书也以“僰”称呼在

僰

。只要把时代区分开，是不难区别的。秦汉

混乱。族名的转移在中国民族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即所谓“人非

旧类，因袭昔名”

传》载主父

《史记

的僰人，当时人认为是属于氐羌系统的。《史记

“严安上书曰：‘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 淮

；《汉书南衡山列传》载伍被曰“南越宾服，羌僰贡献”

列传》载《长杨赋》“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

驰”，所说的都是汉武帝开西南夷、平两越的事，但都称作“羌

僰

杜笃传》也作相如传》集解说是“羌之别种也”；《后汉书

“氐僰”。僰人因受秦（蜀）、楚文化的影响，接近氏族。有人

认为西南夷是“夷种”，不是氐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作为

高层次的氐羌系统，与作为低层次的氐、羌、夷是有着区别的。西

汉时期虽已从氐羌系统中开始分化出西南夷，但仍可总称之为氐

食货志》说：“汉连出兵三羌。如《史记 平准书》、《汉书

岁，诛羌、灭两粤（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在

此十七郡中，零陵、苍梧、南海、珠崖、儋耳、郁林、合浦、交

趾、九真、日南十郡，为“灭两粤”所置；那么“诛羌”所置

②亦见《汉书

汉书

①见隋裴矩《西域图记叙》

严安传》。

伍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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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志》说：僰道县“高后六年城

国的西部

率

的，自属剩下来的犍为、牂牁、益州、越巂、沈黎、汶山、武都

七郡了。由此可见，《史记》、《汉书》认为西南夷主要仍是属

羌系统，与其他西汉人所述一致。至于后起诸说，非《史》、

《汉》本义，可存而不论。

秦汉以前僰人的分布地区，北有僰侯国，南有包括滇国在内

的靡莫之属数十小国。秦国灭了蜀侯国后，僰侯国为秦国的兵威

所破，大量的僰人被掳掠、买卖当了奴隶，成为巴蜀富豪家族的

主要劳动力。到了汉初设立僰道县时，该地的僰人已大量被迫迁

徙或逃亡去了。《华阳国志

之富。汉民多，渐斥徙

人”，说明其时已没有僰人了。僰

之。⋯⋯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

之。”所谓“本有

人，西汉称之为“邛僰即沿着僰青衣道而西的 。僰道以南即

前

犍为南部，是通往“滇僰”的通道，亦多僰人。元光五年（公元

年），汉武帝开西南夷，把犍为郡治一度移至南部前沿的

世纪楚人庄

南广县（今镇雄县）；朱提县（今昭通县）有僰人的千顷池。到

了西汉末，王莽派冯茂征句町，在犍为大肆征调聚敛，“僰道以

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不少僰人被冯茂驱

赶迁徙。滇池地区的靡莫之属诸国，自公元前

的后裔，“同姓相扶”，到汉武帝时已

兵至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分侯支党”统治这些小国。

这些小国的君长都是庄

年，汉武帝派兵灭了劳浸、靡莫诸小有六七代人了。公元前

人首领

国，独存滇王，“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以安抚靡莫之属诸

国，为西汉王朝设置益州郡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基

础。在西汉益州郡的行政管理下，滇王国继续存在多长时间，史

无明文，但滇池地区仍是僰人的聚居区。直至公元初

莽为取得个吉利，将僰道改为

若豆、孟迁起兵反抗王莽的暴政，成为新莽王朝南方的大敌，王

治，将胜休改为胜僰（今通海县

境），这两个地点大概可以表示秦汉滇僰分布的南北两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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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东爨分布情况一直沿续到唐初，北部地区的昆明人亦即乌蛮

此处所说的“庄 ，见于唐代各类之余种

《昆弥

乌蛮）有着很大的发展；滇池地区仍为僰人亦即白蛮（包括西

白蛮）所居，并向西发展到了洱海地区。《唐会要》卷

条说：“贞观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右武侯梁建方讨蛮，

往西洱河，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

国

遣

之余种也。”

元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一州，不

相统摄。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

庄

史册，自非虚语，与“滇僰”不是巧合，是有其内在的密切关系

的，即源流关系。

李京《云南志略

这种关系后来也直接反映在云南地方史和民族传说史中。元

诸夷风俗》说：“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

信苴日传》记载大理国末代国王段兴智

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

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李京以今白人即故僰人，是反映了大

理国的观点的。《元史

及元代首任总管段实（信苴日）的族属为“僰人也”。元史记大

理国事，多取材于大理国的档册，则大理国王和段总管亦自认为

僰人。属于《白古通》一系的云南民族史籍也有类似的记载，关

于白子国的传说，《南诏野史》认为张仁果“建都澂江”，胡蔚

江。”

《增订南诏野史》说：“天竺国白饭王之裔仁果者为众所推，立

僰于白崖，武帝乃册封仁果为王，号白子国，后迁于

古通纪浅述》说：“周显王时，遣弟庄 上略巴黔，遂王其地，

曰滇国；与僰人国通和，又曰滇池。此春秋之时也。”把滇国与

僰人国合二而一。而《记古滇说集》更集佛教、道教传说于一体

说：“（前略）阿育王三子并神明四甥舅遗众与（庄） 兵同诸

①亦见《通典 《新唐书外臣部》一边防典》、《册府元黾

及《册府元龟

下。《资治通鉴》以此事系于贞观二十二年，与新、旧《唐书

将帅部》合。

南蛮列传》

太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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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汉晋时期的“叟”人

“叟”族之称始于东汉而盛于西晋。《后汉书

穹，后众推张仁果者君之，滇王

为滇王，崇信佛教，不忍杀生夷杂处。 ，迁居自崖、鹤拓

传世遂绝

，至

。仁果肇基白崖

创业之祥于兹，遂以其地号国曰白。”又说：“于是汉天子再

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道西南夷，指求身毒国

之遗也。⋯⋯元封二年秋，

滇，滇王张仁果尚在白崖，骞虽奉命册之，而仁果仍白氏（子）

国。王然于等所会滇王当羌，亦庄

沿革大事考》说：“赐滇王玉印，此滇王都白崖。”注称

汉遣将军郭昌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降，

以其地为益州郡，赐王玉印，复长其民。”据李元阳万历《云南

通志

杜氏《通典》，《通典》实无此文。此都白崖的滇王即指白子国

的张仁果。该书《白国始末》说：“帝嘉仁果为众所戴，以玉印

册之为滇王，遂奄有全滇之地。”而所谓阿育王三子的舅父神明

即神明天子，为白族本主。《南诏野史》说：“蒙氏平地方，封

岳渎，以神明天子为国步主，封十七贤为十七山神。”上述云南

地方史和民族传说历史，是经过了千百年的社会政治变迁和各种

文化渗透了的产物，企图去逐一论其史实的是非完全是多佘的

事。但都摆脱不了“滇僰”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传说始终

曲折地、顽强地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即白族源于滇僰的实质尚

沉淀于其后人的脑海中，故其事不时地忽隐忽现地飘浮出来，闪

烁地呈现于人们的眼前。

年）

邛都夷传》

说：“（越巂）太守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

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还翕本县安

汉，起坟祭祀。”《后汉书》系此事于元初三年（公元

循浪

，尚

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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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叟人

以前，而张翕已为太守 年，则南中地区有叟族之称应不晚于公

世纪末叶。那么“叟”是指何种人呢？这也是一个聚讼纷纭元

刘焉传》说：“兴平元年（公元的问题。据《后汉书 年），

牧誓》伪孔《传》。

征西将军马腾与（刘）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

败。”李贤《注》说：“汉世谓蜀为叟。孔安国注《尚书》云：

蜀，叟也。’”所引孔注见于今本《尚书

孔颍达《正义》说：“蜀、叟者，汉世西南之夷，蜀名为大，故

《传》据蜀而说。”又说：“叟者，蜀夷之别名。⋯⋯是蜀夷有

名叟者。”由此可知，此“蜀”非如一般所理解为地名，乃族

名，故称“蜀夷”，并用族名“叟”来解释。盖族名与地名不同

科，不能互注。据孔《疏》义，蜀为大名，叟为小名，叟族应是

蜀，故晋、宋史籍中于叟人、蜀人分别记之

蜀族的一部分或与蜀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蜀可概叟，而叟不可概

。自秦灭蜀后，历

汉魏晋战乱，蜀族四散，其流入中原者称“蜀人”，其融合于西

南夷者则称“叟”。刘焉为益州牧，驻成都，一次派遣叟兵助战

竟达五千之众，当时必有很多叟兵驻扎成都，此叟兵应是来自西

南夷亦即南中的少数族。

蜀南中的“叟”人是蜀汉赋税兵役的承当者。《三国志

志 李恢传》说：“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

讨，鉏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

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予时费用不乏。”“赋出叟、濮

是蜀汉南中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濮人应是“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

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的濮人；与叟人都属编民。虽然“南中

蜀志

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但作为“大种”的昆亦即昆明人，在当

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

时是不负担赋税的。《三国志

记》说：“（诸葛亮）上言曰：

①参见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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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然丧赵云

阳国志

“阴平郡

羌、

是诸葛亮在汉中地区战争牺牲的精锐部队中亦

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

非一州之所有。

有南中的叟人，即“叟兵”。

年 ），到了西晋，李特在益州建立了成汉政权（公元

叟人之名始大著。李氏是賨人，祖籍巴西宕渠（今渠县），祖父

虎迁居略阳，与氐叟相处已三世。北地人为区别于氏叟，称之为

“巴氏”。据成汉末世李势的散骑常侍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

当时叟人的分布是，北自天水、略阳，南至南中。叟人又分为氏

叟、斯叟、青叟和叟四种，通称之为叟。

大同志》说：

氐叟或作氐傁，分布于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四郡。《华

元康）八年，⋯⋯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

及弟庠、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及‘氐叟’、‘青叟’数万家，

以郡土连年军荒，就谷入汉川。诏书不听入蜀，益州敕关禁之，而

户曹李苾开关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由此可知，氐叟、青

多‘氐傁，”。“武都郡

叟居于天水、略阳等郡，其中很多户已随李特、李庠逃荒入蜀。

有麻田，‘氐傁，，多羌

戎之民。⋯⋯有瞿堆百顷崄势，‘氐傁，常依之为叛。⋯⋯魏益州

水、略阳。”

刺史天水杨阜治此郡，阜以滨蜀境，移其‘氐傁，于汧、雍及天

由此可见，《华阳国志》是以“氐叟”二字为一族

称的。有人否定“叟”是族名，认为叟是老者之称，“氐叟”即

氏族耆老；有人又以为“氐叟即氏”，这实质上也是否定“叟”

的存在。但是，在上述引文中“氐叟”、“青叟”并列，“氏”

与“青”都是作为限定词用以区分叟的，“叟”才是《华阳国

志》作者所认识和使用的族称。何况“氐叟”亦可通称之为

“叟”。《华阳国志 大同志》说：“（太安二年三月），（符）

①《华阳国志 汉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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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隗）伯将其党突出诣（刘）尚，（李）荡策马追退军，为

‘叟，长矛所 氐叟的通

魏志

死。”符成、隗伯是氐叟侯王，此“叟

称。上引杨阜“移其氐傁”事，亦见《三国志 杨阜传》，但

《魏志》作“徙民、氐”。自杨阜至常璩约百年，百年前的民、

氐杂居，百年后已被看做和称之为“氐叟”了。

僰的所在地，今荣经、天全、芦山等县

“斯叟”分布在汉嘉郡和越巂郡。“斯”即“徙”，西汉住

汉嘉郡（沈黎郡），亦是

蜀志》说：

年），越巂高‘叟，大帅高定元，称王恣睢，

是。到了西晋已主要分布于越巂郡了。《华阳国志

“章武三年（公元

遣都督李承之，煞将军梓撞焦璜，破没郡土。（越巂太守张嶷）

斩斯都耆帅李承之首，⋯⋯嶷迁后，复颇奸轨。虽有四部‘斯叟，

及七营军，不足固守，乃置赤甲、北军二牙门及‘斯叟，督军中

坚，卫夷徼。”又说：“邛（都）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

又有四部‘斯臾，。”是七部营军乃就原邛都七部落组编，而四部

斯叟似非土著，故仅连带记之。上引文中的“斯叟”原本误作

越

“斯兒”。据本书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说：“（泰宁元年）

斯叟反。”又说：“咸和元年夏，斯叟破。”此处两作“斯

叟”，是“斯兒”乃“斯叟”之讹的本证。因疑“越 高叟大帅

高定元”之“高叟”，当亦为“斯叟”之误，“高”字可能是涉

高定元之“高”而致误。该书《南中志》作“越 叟帅高定元”，

是“越巂斯叟”亦可统称之为“叟”。据《姚郡世守高氏源流总

派图》，高定元乃大理国相或大中国主高量成之祖。量成的子孙

八人分牧八郡，姚安是大理国的统矢郡，为八郡之一，高氏子孙

世守之。今传白族高氏诸族谱，于唐以前世系率多攀附内地汉族

高门，此为谱牒之常例，无待究诘，惟此谱不加忌避，以一个被

鼎鼎大名的历史贤相诸葛亮所镇压的“叟帅”为其族祖，是有其一

定的内涵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说明大理国高

氏之兴也并非出自偶然，是有其世袭的、传统的基础，符合古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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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列传》说：记

诸国所在地。 《华阳国志

后，“收其俊杰”，“获，御史中丞”

族社会政治发展史规律的。然则越巂斯叟也是自族的来源之一。

“叟”在南中的分布，根据记载仅有建宁郡和晋宁郡，这是

南中志

秦汉时期“滇僰”的中心区，亦即包括滇国在内的“靡莫之属”

晋宁郡》条说：“汉武帝元

上，号曰益州。”汉置益州郡事见《

封二年，叟（夷）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

史记》、《汉书》。《史

武帝

“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

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

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

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

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汉书

本纪》说：“（元封二年），又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

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该书《地理志》也说：

“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应劭曰：故滇王国也。”然则

《华阳国志》所说的“叟反”，即指“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

期的包括滇国在内的“靡莫之属”，亦即“滇僰”

卒”事，“叟”即“靡莫之属”诸国的族属。由此可见，秦汉时

，在西晋人看

来，尤其是成汉政权的人如常璩在其所著《华阳国志》中，则认

为他们是叟族或其先民。

南中志》说：《华阳国志 “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

昆即昆明，分布在南中的地区广，人口多，善战斗；而叟族主要

居住地区只有建宁、晋宁二郡，虽然是小种，但在政治上却居于

南中的主导地位，影响南中的政治形势。当益州大姓雍闿附吴反

然，皆从

蜀时，“益州夷复不从闿，闿使建宁孟获说夷、叟，⋯⋯夷以为

”雍闿死，“孟获代闿为主”。及诸葛亮平定南中

在吴蜀争夺南中时，

华阳国志 南中志》。①均见

第 15 页



蜀书》，“其书与陈寿颇不同”；或者后贤志》，王化著

孟获等成为稳定南中政局的关键人物，为吴、蜀双方所竭力争

取。《太平御览》卷 引《蜀志》说：“诸葛孔明率众定南

夷，擒夷帅孟获，七纵七擒。”此《蜀志》非陈寿书，据《华阳

国志

蜀

是常宽所著的《蜀后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作《蜀志》，当

即其书。孟获为“夷帅”，故能说服夷、叟；入蜀后又官居御史

中丞的文职高位，当为叟人。亦犹叟帅高定元，《三国志

志》亦称之为“夷帅”。孟氏为建宁大姓，除孟获外，晋有牂牁

姓。《华阳国志

太守孟才、将军孟通、日南太守孟干等。建宁周氏亦当为叟族大

南中志》说：南夷校尉宁州刺史王逊“遥举建

王逊传》

宁董敏为秀才。郡久无太守，功曹周悦行郡事，轻敏，不下其

版。逊至，怒杀悦。悦弟秦臧长周昺合夷、叟谋，以（御史）赵

涛父浑昔为建宁（太守），有德惠，欲杀逊树涛。逊诛之，并杀

涛。夷、晋莫不惶惧”。所谓“莫不惶惧”，《晋书

说：“又诛豪右不奉法度者数十家，征伐诸夷，俘 千计，获马及

牛羊数万余。於是莫不震服，威行宁土。”虽然这次反抗受到王

逊的镇压，但周氏弟兄敢于与夷、叟合谋，抗拒王朝政府派来的

封疆大吏，自拥刺史，其势力非方土豪帅大姓莫属。并且当时南

中的政治形势是“晋弱夷强”，这些称雄一方的大姓应是少数民

族的领袖人物，或是“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的汉族官吏的后代，

但他们也已少数民族化了。

综上所述，叟族之称盛于西晋，虽然因地区或族源不同，有

氐叟、青叟、斯叟及叟之别，但有叟之通名。特别是成汉政权李

氏出身于略阳、天水，熟识氐叟并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把西

南夷地区的部分民族都与“叟”这一族称联系起来，自非出于偶

然，必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为了进一步认识南中的叟族，我们把

它放在整体中，以《华阳国志》记载为主，认识其共同点，区别其

特点，庶几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概念。根据上面的研究，现概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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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的称“氐叟”，融合到沈黎、越 郡亦即

下：

一、秦汉以来蜀中迭经战乱，蜀人（包括蜀族和其他民族）

四散，引起了民族的移动，大量蜀人投奔到西南夷地区。其融合到

邛僰、徙、邛都的

称“斯叟”，融合到滇池地区即滇僰的称“叟”；关于“青叟”

的史料缺乏，或系融合到青氐的部分蜀人。这些地区和民族的生

产特点是主要从事农业，是西南夷地区中比较先进的地区。

二、叟人是东汉、蜀汉、西晋的赋税和兵役的负担者，是所

在郡县的编民。王朝政府益州（驻成都）军队中很多是叟兵，见

于记载的，刘焉遣叟兵五千，刘璋送叟兵三百给曹操，晋王逊派

叟兵五千助刘尚，蜀汉的军队有许多叟兵；远在襄阳地区的冠军

（今河南邓县西北）也曾为叟人郝洛与流人王逌屯兵五千，故中

卢山（在今湖北南漳县）白马穴有出滇马的传说①。叟兵的足迹北

达汉中、襄阳等郡。叟人分布的地区广，活动频繁，相对说来史

料记载较少，这可能因他们一般是编民，许多活动已包括在“夷

汉”、“夷晋”或“郡民”的记载之中了。

三、叟人有姓氏。氐叟侯王姓梁、窦、符、隗、董、费等②，

斯叟有高定元、李承之，叟人有孟获、孟才、周悦、周昺等。他

们多是当地郡县的官吏，根据九品官人法，应是当地郡县的四姓

子弟，才能受到察举当官。因而他们应是当地的豪帅大姓，是地

方实力派，在关键的时刻有左右当地政局的势力。

四、斯叟与邛僰有着渊源关系。南中的叟是滇王国亦即“滇

僰”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者。他们都是今天白族的先民。

８９７引 〈襄阳记〉

②参见《华阳国志 李特载记》。大同志》、《晋书

。》卷《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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